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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姿势，
一个夜就过去了（组诗）

姻（四川）巫英

昨夜，还在沉睡

夜色低矮，踮着脚尖，铺满窗台
蘸一滴入筒，故事开始逐放
飞鸟放下天空，依树而眠
露珠眼神剔透，用纯洁的心仰望宇宙
我借着酒味的眼神，把玫瑰色的花语再温一遍
你接过目光，搓揉衣上的心事
说起三月的那场春雨
此时，月色丰盈，浇灌大地
夜滑入谷底，送往湖边
有足够的时间，紧握波涛，放出体内游动的鱼
梦，在童话中沉睡

在淡薄的世界，笨拙地爱着

日子越来越薄，薄如蝉翼，薄得如我
生活越来越淡，淡得只剩下一缕体香
白云对流水说，我们离得太远了
你要相信，你的影子已植入我的血液
无论我流向哪里
河滩，越来越宽，半汪碧水，透着鱼的叹息
影子别无去处，在枝头醒来，带着姓氏，向水心
游弋
雨后，好些从前，空洞而裸露，在破破碎碎的人
群中挤来挤去
好多诺言，被路途折磨，迁回真实梦幻
临摹脚步，搜索词语，把自己搅进炊烟流云里
血液无法填补落寞，愈来愈苍白
思念如雪
白得刺眼

背影

长头十万，虔诚匍匐向前
她走过一路，我用尽一生
俯首，神灵在高处
佛陀在远方

低头，背负打褶的岁月
日和夜交替
青春，
在破旧的碎花帽下泛黄

猛烈地咳嗽一声
咳出肺里的沙尘，风暴，淤血，暗疾
心贴近大地

往前迈一步
会听见身后年轻的风
今天，雨在落
我依然看见太阳的头颅
烈日当头
停步
捡起自己的影子
有她陪着，才不怕迷路

换个姿势，一个夜就过去了

夜晚过于湿润，万物在夜色的掩护下疯长
许多人，一些事不约而至
说实话，我害怕夜，
怕在夜色中遇见那个不哭只流泪的丫头
在荒芜中挣扎
往事，被日月褪色
黑夜浓稠，粘着的有无腿的鱼
还有长着翅膀的鸟
日子铺满阳光，雨露，鲜花
远方，深不可测
坐在岁月低谷
仰望满天繁星
我用一个个单纯时刻
串起鸡鸣
换个姿势，也许一个夜晚就过去了

一只麻雀的自杀

一只麻雀被路人捕捉
住进精美的笼子
每天享用着精选细粮
它以为自己成了凤凰

每天梳理着自己的羽毛
偶尔主人路过
它拉长喉咙
发出几声尖叫

春去，秋来，时光瘦了模样
它的眼底映着蓝天绿草
在一个夜里
一片羽毛中高楼
坠下

等一场雪的到来

今夜，许多鸟飞走了
留下生命的芳香
淹没面面相觑的人

为追赶一场雪的旅程
我在我的城池，守着枯藤、桂枝
守着墨绿色的禅意和忧伤的智慧

懂得用一首诗，礼赞阴影
礼赞突然降临的前世
在六角形的童话，迷恋安宁

即使不能与你再相见
足以从一场雪或一场雨的影子
取暖，等到春

有些痛不说也罢

有些日子一定不是虚构，那些堆砌的记忆
来自多难的春色，吟唱，触摸
一个个安静的夜，总被一些姓氏叫醒

那些消失的桃红李白，自然地落满
空荡荡的酒杯，扭曲的灯光和夜色
一样寂寞，若有一些暖和
唯有古诗中吟诵的男子

今夜，允许一些雨从内心深处暗藏的缝隙里
渗漏，
触摸这暮春的肌肤，和肌肤下永恒的寂寞
我曾以为这是爱情，你脚踩薄冰
雨水泼墨成夜的荒野

一下雨，有的人就近了
我把夜色搓揉成薄薄的诗句
可吟，可颂，可止咳嗽和爱情

一个人的日子

炊烟升起，整个黄昏开始坠落
冰冷的闪电盛开在尘埃上
我的城堡如同废墟
礼葬月光和松涛

还是收留一点遗弃的阳光和雨露
打磨成一幅面具
装饰最后的微笑
囚禁下滑的泪珠
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揣进怀里
早已忐忑不安

仅存的欲望焚为灰烬
成为浪迹天涯的过客
身体里每一滴血
都住着一个故事
我不讲
也无人问

一个人的日子，某些痛总无处安放
像一场暗疾，寄生于骨缝
不动不痛

在雨来临之前

乌云之下，万物暗淡
麻雀把姿势放低，再低
烧香拜佛的人，已退出寺院

雨来之前，转身离去的人
欲言又止，在昏暗中，
积压的力量在膨胀，那深处的纠缠
咳嗽，一阵接着一阵

一切都为时太晚，雨说落就落了
谎言、废话，覆水难收
冰冷冬天，记忆取暖
或者，沉默
那都是私人的事情
旷野上，枯坟处
一只乌鸦扑哧哧飞过

现在，许多事被打成死结
提着花语赶路的人，亦有单纯的心
坏掉的日子，白茫茫一片
像一场不为察觉的霉变

我尚懂得，秩序
并非神灵庇护，所有日子
都在逃离雨水，粉碎云的预谋
终究没有走出雨季

七月

七月，沿雨滴延伸
波浪有了新的色泽
一轮轮漾起
青石板上，马蹄渐远
硝烟，战火枕着岁月的温度
布谷鸟唱红一坡杜鹃
七月，月洁如惮
风轻似水
连天碧叶，徜徉一池水露
新鲜，干净，凄美
一只青蛙，跳出水面
回望，庭院空空

五月

五月阳光饱满
滴落每处人间
风透，雨亮，秧绿，果香
喂养着不同的脾气，

灵魂，躯壳
在鸟鸣起伏中
脉搏虚弱
虚无缥缈

五月
我在搬弄道具
比如，香樟树下，合欢花上
飞鸟，灌木，包括鹅卵石
营造
一种假设的安详

（作者简介院巫英，四川简阳人，成都市作
家协会员。近年来在《星星诗刊》、《成都晚
报》、《成都商报》、《巴中文学》、《油建文学》、

《新诗天地》等报刊及网络发表过作品。）

春山如笑。冬日里，起床临窗，望见雪中

数点红，我就会想到这个词语。拂面的风，和

煦的光，葱茏如漫山的草色，一切都是碧绿

的。你的笑青翠欲滴。

打碗碗花，刚刚结苞，槿菜花则已妖娆。

那日天空瓦蓝，云很少，我们还数了一共有

几朵，你可记得？蒲公英的种子还不能飞翔，

你却已问我，它们会去哪里寻找着陆的土

壤。我说：“它们去哪儿，要看风向。而人，去

哪儿，要看他的目光。”

之后，我拿出口琴，吹了那首《我的眼里

只有你》。我吹得断断续续的，每次停下来，

你就咯咯地笑起来。白桦林里很安静，你的

笑声与滤过新叶的阳光一起斑驳。而我的悸

动和喜悦，随你的长发拂过那一年的那一

天。

回村子的路上，你坐在自行车后面，扶

着我的衬衫。我慢慢地推着车子，推得很慢，

想着可以这样一起走，一直走。如今那自行

车在老房子下结着蛛网，一丝丝笼络着，黄

锈斑斑的日子。

“人，去哪，要看他的目光。”年少的我，

多么轻狂。以为心之所往，脚就能抵达，以为

自己不会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不能主宰自

己。如今，你不在我的目光里，你永远在春天

里。你那天的笑，在这个冬日温暖我，在我窗

前开出数朵梅。梅，是你的名字。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电影《神秘的大

佛》风靡全国。当时在县城就读高中的我，有

幸到东街电影院一饱眼福。影片紧紧围绕石

刻大佛雕像多次呈现出的一幅幅惊心动魄

的场景让我心驰神往，躁动不安的我很想立

即飞往“天下第一大佛”的身边，零距离会晤

这尊神秘的千年石像。

我第一次晤见大佛是在 1985 年的春

天。阳春三月，春光明媚。同学们迫不及待地

前往凌云禅院。游览过程中，我仔细倾听导

游的介绍后，终于知晓乐山大佛，又名凌云

大佛，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距省会成都约

150公里，位于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汇

流处，与乐山城隔江相望。乐山大佛景区以

“天下第一大佛”为核心，大佛以“壮、雅、清、

逸”为特色，是具观光、朝圣、文化、休闲、度

假等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我和同学们顺着人挨着人且陡峭的石

梯，好不容易来到大佛面前。高大雄伟的大

佛石像头顶蓝天，脚踏“三江”。传说自从历

经近百年雕刻而成的大佛屹立岷江河畔后，

长江中下游再无水患发生，其中奥秘至今难

以破解。

我独自十分虔诚地坐在大佛的脚背上，

用瘦弱洁白的双手轻轻抚摸着它光滑如玉

的脚趾，双眼注视着波涛汹涌的岷江，思绪

万千。这尊从唐代就开始雕琢的巨大石像，

历经九十年方才建成。想必这九十年的风风

雨雨不知尘封了多少个平凡朴实的能工巧

匠的灵魂！想必这九十年间它脚下那三条曾

桀骜不驯的江河水不知吞噬了多少无辜的

生命！想必九十年来为治理“三江”水患不知

有多少无名英雄为之奉献出青春乃至生命！

自古以来人类征服自热、改造自然的能力不

可小觑。至于说将此“天下第一大佛”神化为

镇江之宝，我认为其意实为从侧面歌颂了人

类征服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

1996 年 12 月, 位于乐山城侧的三江汇

流处全身长达 4000 余米的巨型睡佛经过近

十年的科学论证，正式公之于众的消息简直

令全世界震惊。形态逼真的佛头、佛身、佛足

由乌尤山、凌云山和龟城山三山联襟组成，

四肢齐全，体态匀称，面目清秀，安详地漂卧

在青衣江山脊上，仰面朝天，慈祥凝重。

陶醉不已的我暗下决心：在我有生之年

一定再次前往乐山，会晤这尊当今世界独一

无二的巨型睡佛。

直到 2018 年暑假，我们终于到达了千

年古城乐山。透过车窗玻璃，高耸乐山大桥

桥头的“乐山乐水乐嘉州”七个大字在骄阳

似火的烈日中熠熠生辉。不错，“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乐山，好一个人杰地灵之处，三

千多年的日月风华洗出了以一代文豪郭沫

若为首的众多才子佳人，留下了陆游、岑参

等人的诗风仙骨，记下了海通和尚普渡众生

的丰功伟绩……

待到夕阳西下时，我独自伫立“巨型睡

佛”最佳观察点福全门，屏住呼吸，紧紧凝视

着那尊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型睡佛”。

仔细观察佛首，就是整座乌尤山，其山

石、翠竹、亭阁、寺庙，加上山径与绿荫，分别

呈现为巨佛的卷卷的头发、饱满的前额、长

长的睫毛、平直的鼻梁、微启的双唇、刚毅的

下颌，看上去栩栩如生。

再详视佛身，那便是巍巍的凌云山，有

九峰相连，宛如巨佛宽厚的胸脯，浑圆的腰

脊，健美的腿胯。远眺佛足，实际上是苍茫的

龟城山的一部分，其山峰恰似巨佛翘起的脚

板，好似顶天立地的“擎天柱”，显示着巨佛

的无穷神力。纵观全佛，和谐自然，匀称壮硕

的身段，凝重肃穆的神态，眉目传神，慈祥自

如，令人惊诧不已。全佛长达 4000 余米，堪

称奇绝。 然而，更令人称奇的是那座天下

闻名的乐山大佛雕像，恰恰矗立在巨佛的胸

脯上。这尊世界最高最大的石刻坐佛，身高

达七十一米，安坐于巨佛前胸，正应了佛教

所谓“心中有佛”、“心即是佛”的禅语，这是

否是乐山大佛暗示的“天机”呢?
我饱含激动的泪水目睹着这幅美丽迷

人的画卷，无不慨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神

秘莫测，那贮蓄心中数十载的、对大自然的

无比敬畏之情禁不住油然而生。

“三江水暖汇嘉州，巨佛敞怀峨嵋秀。大

渡岷江涤青衣，齐力喜奔长江流。大佛峨嵋

誉寰球，三江之水汇嘉州。海棠香国生豪情，

英雄何处不风流。”

头顶上的天空有预兆地阴郁着，提醒着

人们雪随时都会到来。透过偌大的落地窗

户，窗外没有一丝风，一切都在安静地等待

着。等到第一片雪花终于打破娇羞，从某个

角落里飘落下来，像飞扬的柳絮在空中旋转

嬉戏，落到了一片娇艳的血色枫叶上，还未

来得及作稍许的停留，便已遁迹而去。

这片雪花就像是一个通往雪之秘境的神

秘开关，打开后，漫天的雪片便纷至沓来，

它们密集地洒落下来，以最优雅的姿态敲打

着地面的所有物体。只见枝头那几片仅剩的

枯叶也被打落了下来，被雪温柔地铺上了一

层白衣。渐渐地，整片大地像被打上了一层

柔光，污秽被掩盖在这片棉白之下，仿佛一

切的黑暗都不曾存在过，在这片皑皑白雪之

下，所有的不尽人意都可以被原谅。

雪悉悉索索地下了一天，雪夜里显得清

冷极了！听着窗外的沙沙声，空气中的味道

显得分外地萧凉。躲在被窝里辗转难眠，突

然心中涌起一阵悸动，一个有些疯狂的想法

跳了出来。“出去玩雪吧！”这个念头自生

起后，便按捺不住了。身体里的每个毛孔都

在雀跃地叫嚣着我要去玩雪。于是，在凌晨

一点半发信息给两位好友，邀约他们一同去

赏雪。

三个人，凌晨时分在寒冷的雪夜里，在

空无一人的街上碰头，思忖片刻，便有了赏

雪的最佳地点———可以看到整座县城的一处

山顶。三人都是好玩之辈，对这个想法一拍

即合。二话不说，一脚油门直奔山里。车辆

在幽静狭窄的山路盘旋而上，车窗外不停地

掠过树影，眼角余光所及之处尽是一片耀眼

的白光。

车到山顶，关掉引擎。耳畔萦绕着细小

的沙沙声，你甚至可以捕捉到雪花飘落下来

时的行动轨迹。停驻在那里，感受这山野间

的雪夜，心间隐匿的豪气便与这狂野的气质

消融于这片皑皑的白雪之间。

此刻的山是幽灵般的存在，被雪覆盖着

的山体轮廓在黑暗中发着有些泛蓝的白色。

待你的眼睛已经完全适应了黑暗时，这片连

绵的白反倒显得有些刺眼了，而你正处于这

片亮色之中。那一边，一声清脆的噼啪声响

起。原来是树枝不堪负重，被积雪压弯了

腰。不断有积雪从枝头上滑落下来，发出了

噗噗的回响，像是有一个调皮的巨人挥舞着

双手，摇动着这山间的树枝。偶尔有几声异

响，疑似和我们一样晚睡的鸟儿扑腾翅膀发

出的声音，这些声响给这寂静的夜里带来了

一丝的灵动与活泼。

站在山顶往山下的城区望去，那里仿佛

又是另一个世界。即便已是深夜，那里还依

然灯火通明。依稀可见的昏黄路灯像一条火

龙向整座城市伸展。雪花和星星点点的光交

织成一条斑斓的彩带，将夜色烘托出了一片

祥和与阒然。

雪天里不打一场雪仗显然是不够完美

的，也不知道是谁先起的头，一场混战便发

生了。在地上捞起一坨雪，捏成一个雪球，

重重的向对方掷去，雪球化成无数片雪沫

子，落在了眉毛，眼睛，身上，甚至还有些

顽皮地钻进了我们的衣领里，冰凉的触感让

人为之一震。一片混战后，洒落了一地的欢

笑声。从嘴里呼出白腾腾的热气，随着笑声

飘向了夜空，快乐贯穿了整个寒冷的雪夜。

在我的记忆里，雪是与快乐联结在一起

的。在别人的眼里，它可能又是另一番别样

的滋味。在唐代诗人柳宗元的眼里，雪是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种隐居山水

间的孤傲意境；在白居易眼里，雪是“晚来

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闲情与畅快；在木

心的诗里，它便是一种等待后的落寞，是哀

怨的情思。“你再不来，我就要下雪了！”

她像一个少女，带着婀娜的身段，款款

而来。在她的身上牵萦拨绕着古今中外多少

文豪墨客的心田，释放了多少浪漫主义情

怀。亦不知道是这美轮美奂的雪景成就了这

些美诗，还是诗谱写了雪的超尘姿态。不论

如何，雪装点了寒冷的冬季，让冬生出了盎

然的诗意，也给春带来了新的生机，就让那

份冰雪消融后的怅然在阳春中随喜赞叹……

雪思
■（浙江）钟燕

两晤大佛两度情
■（四川）杨光树

看着自己镜中那片刺眼的白发，老李的

心中总觉像被霜打了一般。

初次发现白发，还是三十八岁的时候，

那一刻，不知如何表达心情。从那时起，妻子

就充当起“拔苗”的任务，那也成了最享受的

时候。

可是，白发渐成燎原之势，四十岁时，老

李和妻子只得放弃“拔苗”，改成染发。

每个月，剃发加染发，成了必修的功课。

“白发越来越多了，顺其自然吧。”妻子

说。

老李摇了摇头，他说：“到五十吧，到五

十就不染了。”

五十岁说到就到，好像一眨眼的工夫。

可是，老李还是不忍看着那头越来越泛

滥的白发，他每个月，还是坐在染发的师傅

身边，让白发慢慢被染发剂浸黑。

其实，老李染发，也不仅仅是爱美，他有

个不愿说出的原因，那就是妻子的永远黝黑

发亮的黑发。他不喜欢顶着一头白发和妻子

出双入对，怕被别人说成是父女关系。

就等着妻子白发时再放弃染发吧……

可是，老李染发出了状况，过敏了。每染

头发，头皮都要红肿发痒。这可咋办？老李很

痛苦。妻子其实看在眼里，什么都明白，但什

么也没说。

这天，正在犹豫去不去染发时，妻子进

了门，老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妻子

染成了一头雪白的头发！

闪念

男人决定跟踪这个女人。

女人刚从银行取出钱来。男人在一边看

了，数目不小！

女人骑上自行车，向东面的花园胡同走

去。男人也骑上租来的自行车尾随。

男人想好了，胡同顶头人不多，就在那

里下手！

到了，女人竟然在胡同下了车子，拐进

一个小区。

男人忙下了车子，跟随女人进了小区，

是一个老旧小区，单元门都关不上了。女

人拎着皮包走进那个标着 4 单元字样的楼

道。

男人闪身跟了进去！

就在男人伸手去拽女人的皮包时，一个

声音似乎忽地就在男人耳边炸响！

“你在干啥？！儿子！”

是母亲的声音！

男人缩回了手。

就感觉心里针扎般疼痛！

男人蹲了下来。

女人觉出身后动静，看见一个男人蹲在

地上。女人忙问：“没事吧？你。”

男人低头没敢看女人，低低地说，没事，

晕了一下，好了。

男人慌忙站起来，跑出小区。

现在，男人坐在豪华的总经理办公室

内，回想起这一幕，又一次感谢那飘忽而至

的一闪念。否则，现在坐着的地方，可能就是

监狱吧？

“妈妈，妈妈……你在天堂还好吗？儿子

想您……”

男人默念着，眼睛，湿润了……

■（辽宁）齐凤艳

春山如笑

■ （内蒙古）迟占勇

白发（外一篇）


